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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人 博 览

故事屋故事屋

黄中辅（1111—1187），字槐卿，

晚年号细高居士。黄氏一族世代居住

在金华，从黄中辅的曾祖开始，全家迁

到了浦江。黄中辅的父亲黄琳娶了抗

金名将宗泽的堂妹，全家又迁居到义

乌。黄中辅年少时就怀有高尚的气节。

当时秦桧把持国政，诬陷忠臣良将，隐

瞒国家实情，劝说皇帝与敌人求和。黄

中辅因不与奸佞苟合，导致仕途多舛，

晚年在乡里担任私塾教师。

满庭芳
沥血为词，披肝作纸，片言谁让千秋？快

磨三尺，欲斩佞臣头。自恨草茅无路，望九重、
如在瀛洲。兴长叹，无言耿耿，空抱济时忧。

休休休！真可虑，才如李广，却不封侯。奈
伯郎斗酒，翻得凉州。尽道边庭卧鼓，谁知老
了貔貅。凭谁问，边筹未建，建恁太平楼！

我愿沥尽自己的鲜血化作词句，披露自
己的肝胆化作纸张，只言片语如何影响历史？
磨出三尺长剑，斩下奸臣头颅。感叹自己身在
民间，报国无门，朝廷如在仙山，可望不可即。
心中无言，但报国之志依旧耿耿于怀，白白地
怀着济世的忧愁。

罢了，罢了！真是令人叹惜，有如李广般
的才能，却难以封侯拜相。谁能想到孟佗只用
一斗酒就换得了凉州刺史的官职。都在说要
重整部队收复失地，哪里知道骁勇善战的军
队已经不在了。还有谁会问，现在安边之策还
未提出，建什么太平楼啊！

高宗、秦桧向金求和，答应除掉岳飞，把
岳飞收回的黄河以南的土地全部送给金，向
金称臣纳贡。秦桧贬逐主战将领张浚、赵鼎等
到西南边境，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及养
子岳云、部将张宪。黄中辅蹉跎岁月，这时已
进入而立之年，眼看奸佞猖獗，国事日非，忠
良受害，生灵涂炭，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怒
火，怀着满腔愤怒，奔赴杭州，登上太平楼，提
笔于楼内壁上写下了《满庭芳》。

这是一首以爱国为主题的诗词。作者以激
昂慷慨的词风抨击当朝权贵在国难当头之时，
卖国求荣的卑鄙勾当，并抒发自己一身才华却
报国无门的感叹。作者运用典故，如李广难封、
伯郎斗酒等，将自己比作李广，将奸佞小人比
作伯郎，以此说明忠诚之士呕心沥血守卫的土
地被奸佞小人轻易葬送了的残酷事实。

黄中辅归隐山林

黄中辅从太平楼出来，就到宿店里更换
装束，随即出城回家。义乌与杭州相距不远，
捉拿黄中辅的告示很快在县城内贴出。黄中
辅是个有名望的人，知县老爷认识他。黄中辅
为了不使地方官为难，带了妻子儿女一起住
到乡下去。

秦桧的宰相府，张俊的枢密院，万俟的御
史台都行文各州县查找黄中辅的下落。在各
地历年科考花名册上，查到黄中辅是义乌人，
枢密使张俊急派大队京兵到义乌捉拿他。由
于黄中辅去向不明，加之在义乌别无亲戚，县
人也有意隐瞒，京兵在义乌闹了一阵之后，一
无所获，只得回京复命。

黄中辅发现国家命运、个人前途都已无
可指望，一时心灰意冷。他闭门谢客，念佛诵
经，从此以“细高居士”为号，在乡下住了十几
年。直到秦桧去世，朝廷平反冤狱，通缉黄中
辅的命令才撤销，黄中辅回到了县城里。时任
义乌知县江西临川人晏节听人介绍黄中辅的
事迹，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亲自造访黄中辅，
请他出山。乡绅们也纷纷恳求槐卿先生出来
培养后辈，黄中辅于是出任县学教谕。

想写菊花由来已久，久到连自己
都已经记不住源头，仿佛年少时的一
桩心事，原本是掐着指头千方百计地
想去实现的，结果，不知道在怎样的日
子里居然就忘记了，这一忘便是好些
年，蓦然记起时，心境早不复当初，滋
味亦不复当初。

多年过去，那部影片里的菊花盛
宴犹在眼前。一场政变不可避免地拉
开帷幕，重阳夜宴，一朵朵手工绣制的
菊花盛开在皇城内外，壮丽如银河飞
虹，灿烂如满天星辰。满城尽带黄金
甲，一场权谋转瞬已成空，徒让人心酸
伤痛。周杰伦低沉沧桑的歌声适时响
起，忧伤唯美得让人折腰，“菊花残/满
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
我心事静静躺……”那场宫廷哗变尘
埃落定，那首《菊花台》还在尘世间无
尽流传，那些灿烂的菊花还在尘世间
竞相绽放——在深冬的庭院，在深冬
的原野。

到了肃杀的冬日，仍在泼天泼地
地盛开着的，好像只有菊花了。那年冬
天在异地爬山，山顶有一座寺庙，让人
惊艳的是寺前的空地上，遍植各种树
木花草，形态各异的无数菊花，争气斗

狠地绽放着，汪洋恣肆，一派无法以语
言描摹的绚烂。

每每读到好的句子，总是努力记
下，并探究其中深意。“为爱南山青翠
色，东篱另染一枝花。”这里的东篱之
花，便是菊花。非得把它染成翠绿色
吗？菊花原本便有绿色的。可见文人笔
墨之呈现，有时不可依而笃信之，那里
兴许隐藏了什么曲笔，抑或是只可意
会不能言传的含义，或者还有诸如“不
可说，一说便是错”的伤情别意。找到
关于这句话的解释，总感觉那解释有
些怪怪的，似乎并不是清朝那位大家
闺秀所要表达的本意。以我之揣测，她
那另染一枝花的举动，是为了呼应什
么，或者说，她是心有所想才笔有所
动，为她的所想、为她的那份羞于示人
的倾慕，她在精心地做一点事，内心很
是卑微，仿佛张爱玲所说的，“见了他，
她变得很低很低，从尘埃里开出花
来。”

有友说，赏菊，还是随意散漫的
好，把它们规整地置于盆盆钵钵里，不
合它们的浪漫本性，也极大地损伤了
其大方质朴的自然美。我却以为，凡事
都不可以说得那么绝对，早些年金秋

时光，芜湖一年一度的菊花节那叫一
个盛大，远远近近的人们都来了。原本
就美丽得让人沉醉的镜湖，因了如山
如海的人群，因了汪洋恣肆的菊花，平
添了不同于往日的生机勃勃、盎然向
上、富于仪式感的大美。大钵，大盆，大
缸，多姿多彩的菊花被各种造型的奢
华器皿隆重盛载着，互为依存，又互为
提升。若论菊之华美，那种如气质优雅
容颜端丽的女子一头波浪长发般的菊
为上乘，各种色彩的它们被洋洋大观
地陈列于一处，与女子选美大赛相比，
应该更有看头。

“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
迟。”清高孤傲的黛玉，是说菊，亦是说
己；是叹菊，亦是叹己。楼下人家的院
子里，不仅有各色菜蔬，还有菊花。那
些菊花很寒瘦的样子，风一吹，颤颤地
摇动。冬天的风，即便是悠然的，其力
道都是强劲的，总担心菊花经不住寒
风的摧残，却日复一日地还是鲜活欢
快的样子。这般寒瘦的菊花，在凛冽的
寒冬，亦是别有一番暖人心扉的美好。
黛玉若是菊花，她应该属于寒瘦的类
型吧！

所有的草木都有值得我们人类学

习的地方，到了菊这里，则更胜一筹。
菊不与春花争奇斗艳，不与夏花争气
斗狠，它凭着自己的坚强和意志，在凛
冽的霜冷雪寒里，把根深深地扎进土
壤里，把叶长得厚实滋润，把花开得风
姿沛然。它们通达地明白，无言，实干，
才是臻境。

“纵有华容千美貌，尚能市井满庭
芳。”我以为，这是写菊最好的句子。犹
如一个人，纵然外有龙姿凤质，纵然胸
有千丘万壑，却依然能够俯下身子，以
谦逊的一面躬行于世。譬如陶渊明，其
宁和淡泊的情操雅量，于诗句“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已经呈现分明；
又譬如菊花，干制了，拿来泡水喝，可
以散风清热、明目解毒，倘若再捏一小
撮枸杞进去，则于色于味于功效上又
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世有菊花

“据传记者说，他的相貌的表情常
常是冷酷而苦闷。身长五尺四寸，肩幅
极广，面上多痘疮疤，脸皮作赤茶色而
粗糙，鼻硬而直。指短，且五指长短略
等，手的背面长着很长的毛。头发多而
黑，永不梳栉，永不戴帽，常常蓬头出
外散步。起风的日子，他的头发就被吹
得像火焰一般。人们在荒郊中遇见他，
几疑为地狱中的恶魔。”

这段文字出自丰子恺笔下，所
描述的并非艺术形象，而是历史人
物——贝多芬，一位今年 12 月 16 日
全球文化界为其诞辰 250 周年而狂
欢的圣贤。

外表之丑、行为之癫、性格之
戾，皆为贝多芬“心中所怀抱的大苦
闷”，而“苦闷的源泉，全在于他所罹
的聋疾”。

对贝多芬的剖析，丰子恺略有偏
颇。聋疾为祟一生固然致命，但贝多芬
之大苦闷更多来自其不幸的童年：3
岁时视其为掌上明珠的祖父不幸早
逝，少年时相依为命的母亲与朝夕相
处的弟弟相继离世。成长于嗜酒如命
的父亲棍棒之下的贝多芬愤然写下：

“不明白死的人真可怜，而我 15 岁时
就懂了！”

对贝多芬而言，音乐既是“苦恼
的赴诉处”，亦为“苦恼的逃避所”（丰
子恺语）。诚哉斯言。让多舛命运叩门
之声流淌绝美音符，从人生大苦闷中
凝练英雄灵魂。如是贝多芬，丰子恺
才奉作“心的英雄”，而绝不止于音乐

家角色。故而，当代古典音乐宗师巴
伦博伊姆断言：“贝多芬音乐是面向所
有人的。”

将贝多芬列入专著《世界大音乐
家与名曲》与《近世十大音乐家》的丰
子恺，1919年6月携手吴梦非、刘质平
共同开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以研究
艺术教育为宗旨”，“以养成中小学校
专科教员，冀促进美育，辅导工艺为目
的”（1919年7月4日《申报》）。三人分
别担任图画主任、校长、教务主任兼音
乐主任。

“上海专科师范，是校为吾门人辈
创立”（李叔同语）。三人皆为李门嫡传
弟子。李叔同在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
校（今杭州师范大学）任教期间，吴梦
非经历人生首次公开演出。这场在西
泠印社内柏棠大厅举行的音乐会乃

“浙江学校有音乐会的创始”，张贴会
场的节目单由李叔同手书。吴梦非首
演的曲目正是贝多芬钢琴曲《月光》第
三章。

走出师门的吴梦非在《比妥芬与
月光曲》一文（1921年第6期《美育》杂
志）中慨然道出：“‘月光’曲为乐圣比

妥芬之杰作，西人知道比妥芬之名者，
莫不联想其‘月光’，吾国西乐幼稚，鲜
有能奏是曲者，并亦不知其杰作有‘月
光’，爰急为介绍之于吾国之音乐界。”
承袭李叔同 1906 年在《音乐小杂志》
对贝多芬“乐圣”的尊称，吴梦非将贝
多芬与海顿、莫扎特并列为“古典派的
三大乐圣”。

百年前，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
被“实开吾国美育之先导”（吴梦非语）
的李叔同确认为“足以承绍家业者”，
合力创办我国第一家高等艺术师范学
校（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第一家美育
社团（中华美育会）、第一家美育期刊
（《美育》杂志），其初衷“在于使一般国
民常常接触艺术和教养国民得着美的
趣味”（吴梦非语）。

美育何以与德育、智育、体育、劳
育平分秋色，正因为“‘美’是人生一种
究竟的目的”（吴梦非语）。美可改善人
民生活品质，美育可满足人民对美的
向往。恰如李门所痴迷的贝多芬，让音
乐幻化为“灵魂的声响”（丰子恺语），
使世人“感精神之粹美”（李叔同语）。

大美贝多芬。

大美贝多芬

在亚马逊河的入海处，是一片宽
阔的洋面。据说有一次，一条外轮在航
行中，发现船上的淡水已经吃完了。情
急之下，他们打起了紧急求援的旗语：
向其他船只请求淡水支援。过了一会
儿，有一只船就打旗语过来，意思是：
淡水就在脚下！船上人十分惊喜，将信
将疑地急忙打水，一尝这海水果然是
淡的。原来海边有一条河的口子上，因
为河水的流量极大，以致把周围的海
水全冲淡了，只有熟悉这地形地貌、有
经验的老水手才知晓这个情况。

在大海惊涛中航行，没有一往无
前的勇气不行。但没有淡水也只能望
洋兴叹。而我们取之不尽的淡水在哪
里？我们战无不胜的力量在何方？答案
无疑是：在群众之中，在百姓里面。要
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有一个身
在宝山善识宝，悉心为民、尽心助民、
问计于民、讨教于民的问题。可怕的
是，现在我们有些当官的，官老爷派头
十足，盛气凌人，颐指气使，不是和人
民群众保持密切的鱼水关系，而在有
些地方还成了油水关系。有一些在位
置上的人，对上仰视，唯唯诺诺；对下
则眼珠子斜视，额角头朝天，自认为自
己是天之骄子，群众是凡夫俗子。他们
端出的官架子，摆出的那种腔调，让老

百姓望而生畏，避而远之。这种对老百
姓毫无敬畏之心的做派，后遗症迸发，
恶性循环严重，十分可怕！

有一首《春天在哪里》的歌，其中
就有这样的歌词：“春天在哪里？春天
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
如同春天未必在花红柳绿间，而在人
们眼中一样，我们到处寻计问策，殊不
知力量和源泉，就在“知屋漏者在宇
下”的百姓之中！何须觅龙种，路在眼
脚下。无须问杨柳，春在你我手中。

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安泰俄斯
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力大无穷。其
奥秘就是只要身不离地，就能从他母
亲地神盖娅那里不断汲取力量。然而
有一次，他与赫拉克勒斯战斗时，被对
方发现了这个秘密。赫拉克勒斯将他
举在空中，安泰俄斯失去了大地母亲
的支持，终于被打败了。而在今天，要
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要真抓实干
地去实现深化改革，造福人民，我们不
仅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而且还
要沉到人民群众中去。近山知鸟音，涉
水识鱼性。只有真正知民爱民为民，才
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如果
说说带劲、做做差劲，总和老百姓开

《狼来了》那样的玩笑，让老百娃“老不
信”，他们才懒得去理你呢！

蓦然发现，在东南亚一带。造庙
敬佛的很多。我们的近邻泰国、印度、
尼泊尔等这些国家就这样。其实我们
这东方大国在这方面也是不甘落后
的。“天下名山僧占多”“南朝四百八
十寺”这些诗足以证明国人是愿把钱
花在这上面的。我留心观察，发现在
稍高层次的一些寺庙内，都有一些镇
寺的稀罕东西。比如浙江宁波的阿育
王寺，便藏有佛祖释迦牟尼的一对佛
牙。泰国的三友寺也是这样，供奉着
一尊重达 5500 公斤的纯金大佛，为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纯金佛像。说起
来，泰国三友寺的金身大佛，当年是
被当作泥塑石筑而蒙上尘埃，倒过
一阵子运的。因战争动乱，人们怕金
佛受损，给它涂上了厚厚的一层泥
壳。久而久之，人们似乎把这件事给
遗忘了。20 年后，三友寺修刷一新，
要将这座佛像从寄存的地方请进大
殿。起吊那天，因佛像超重，吊机的
铁钩被折断了，只好将这佛像暂放
在路边，准备明天再搬运。不料夜来
一场排山倒海般的倾盆大雨，佛像
被冲走泥块，露出了金灿灿的真面目
来。第二天早晨，人们见状，无不大吃
一惊，欣喜若狂！

我读到这个“洋”故事很是感慨，

由此横向联系到一个“土”故事。记得
曾被选入教科书的贾平凹的散文名篇

《丑石》，也有这样的描述。在一个乡村
里，不知从哪里来的一块大石头又黑
又丑，农民垫墙角也不要，村姑还不愿
把它当洗衣石，有人还嫌它丑妨碍走
路，常骂骂咧咧的。有一天，几位考古
学家来了，一见这石头眼睛一亮，说这
是一块难得的陨石，很珍贵。后来，就
把它运走了。

如今，世间还有没有像金佛像和
大丑石一样，委身于荒野僻壤、碎砖断
瓦之中的宝贝？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
有的人睫在眼前常不见，身在宝山空
手归，或者是认定外来和尚会念经，一
味妄自菲薄，总觉得“蜀中无良将”而
到处觅英才。看来重要的是需要用慧
眼去识别和发现，这不仅需要有心有
意，还需要具备识别的本领。

当然，金佛像和大丑石的发现，多
少带着偶然的因素，还有一丝半缕的
传奇色彩，但正是人们的健忘、不识
和无心之举，才导致它们多年被埋
没。这又是人们在欣喜之余感到可叹
可鉴的。总之，还是罗丹说得好，“世
界上从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
眼睛”。在你周围有些事是不是也这
样呢？

淡水就在脚下

丰子恺创作的贝多芬头像

◆笔走万象 􀲻子 薇

◆人生感悟 􀲻朱国良


